
 

政策建议

日本科技发展对中国政策制定的启示
—基于 25 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计量分析

阿西伍惹，厚宇德

摘要　以 25 位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为研究样本，使用 SPSS 27.0 数理统计软件对该群

体的获奖时间分布以及机构分布特征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引入中村修二等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

者的个案研究，并结合郝柏林院士等中国科学家关于科技发展的重要观点和论述对统计结果进行解读

与反思，据此提出建立长效科研评价体系、培养创新型科研人才、调动企业基础研究积极性以及营造良

好科研环境氛围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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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日本已有 20多

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科学发

展过程值得深度关注。科学家群

体的计量研究一般可以从群体成

员的出生地域、年龄结构、性别比

例、国籍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不

过为了避免选取维度过多而无法

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仅从 25位

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群

体的时间分布以及机构分布特征

展开计量研究与剖析，旨在充分发

掘该群体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特

征以及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科

研成果（简称“诺奖成果”）持续

“高产”的重要因素等，为中国科

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1    获奖时间分布

基于本研究的统计，发现日本

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取得

诺奖成果到获奖之间往往具有十

分漫长的时间迟滞，少则十几年，

多则可达数十年。因此相比于诺

贝尔奖获奖时间，分析其取得诺奖

成果的时间分布特征更具特殊意

义。从图 1能够直观看出，日本

在 20世纪 30年代和 40年代各

有 1项诺奖成果，自 20世纪 50年

代以后呈逐渐上升趋势，至 20世

纪 70年代达到顶峰。不难发现，

日本在 20世纪 50—70年代取得

诺奖成果的增长趋势，与日本政府

自 1950年确立以“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方针，并迅速

在 20世纪 70年代达到世界先进

技术水平有着高度的吻合性[1]。可

见，日本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同时也提升了其国内的基础科

学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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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诺奖成果完成时间及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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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 20世纪 80年代美

国与日本“贸易摩擦”的加剧，美

国政府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

提高了技术引进的成本与门槛，随

之而来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日本

的技术只是“搭便车”的舆论，质

疑如果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基

础理论研究成果，日本是否还具有

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的

能力[2]。受此影响，20世纪 80年

代，日本诺奖成果数量相较于

20世纪 70年代略有下降（1项），

但是依旧保持“高产”状态。值得

注意的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取得

诺奖成果的 7位日本自然科学诺

贝尔奖获得者中只有 4位的诺奖

成果是在日本国内完成的；相比而

言，20世纪 80年代的 6项诺奖成

果则均在日本国内取得。可见，

20世纪 80年代是日本国内科学

家取得诺奖成果的巅峰时期，而这

与日本政府在该时期出台的一系

列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科技政策

与举措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日本科

学技术厅于 1981年启动的“创造

科学推进事业”计划等。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目前同样

面临着和 20世纪 80年代的日本

类似的处境，我们该如何解决当下

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中国科学

院院士郝柏林在 1999年就提醒：

“像中国这样 12亿人口大国，是不

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的。”[3]

中国部分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

早就关注“卡脖子”问题，并给出

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自

己的基础研究做后盾”。因此，当

前中国科技界迫切需要培养出大

量能够在基础科学领域披荆斩

棘、支撑起关键科技事业的科学

家，夯实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基

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有可能

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4]。 

2    获奖者机构分布
 

2.1    取得最高学历机构分布

对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

得者取得最高学位的院校进行统

计分析。其中，2015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村智同时

获得东京大学和东京理科大学博

士学位，故分别按 1次计。统计发

现，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取得最高学位的院校主要集中在

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

和大版大学这几所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从这 4所大学取得最高学位

的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占到了获奖总人数的 65.38%；此

外，在日本国内高等院校取得最高

学位的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

得者占到了获奖总人数的 88.46%，

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自 20世纪以

来已逐渐达到能够培养世界顶尖

创新型人才的实力与水平。 

2.2    获奖成果产出机构分布

在 25位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

奖获得者中，除 5人在美国、1人

在瑞士取得诺奖成果外，其余 19

人均是在日本国内取得的诺奖成

果，占获奖总人数（25人）的 76%。

其中，在日本高等院校取得诺奖成

果的有 14人（图 2），占在日本国

内取得诺奖成果总人数（19人）的

73.68%，仅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

和名古屋大学 3所日本老牌顶尖

高校取得诺奖成果的人数达 11

人。此外，北海道大学、大阪大学

和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也

分别有 1人取得诺奖成果，可见，

日本的大学是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的主力。此外，企业也是日本国内

一支不容小觑的科研队伍，例如，

日本岛津制作所、东京通信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旭化成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日亚公司 4家企业都

分别有 1位科研工作者取得了其

诺奖成果，占在日本国内机构取得

诺奖成果的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

奖获得者总人数（19人）的 21.05%。

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

日本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贸

易的进一步自由化，日本企业意识

到要从技术上提高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并建立了大量的中央研究

所，从而出现了“中研繁荣”的现

象[5]。从这时起，企业作为一股日

后在日本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力

量逐渐酝酿成型，打破了日本高等

院校在基础研究领域一枝独秀的

局面[2]。

  
5.26%

21.05%

73.68%

大学
企业
研究所

图 2　日本诺贝尔奖成果机构占比 

3    日本科技界的反思为科技

发展注入动力

前文对 25位日本自然科学诺

贝尔奖获得者群体的计量分析，展

示出日本科技在国家策略等方面

的诸多优势。从科学家群体的角

科技导报   2025， 43（9） 人文

94 www.kjdb.org

http://www.kjdb.org


度看，日本科技界敏于反思、善于

学习他人成功经验，是日本科技发

展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

日本科学家对科技制度、科学文

化的反思与批评方面，值得关注和

借鉴。例如，中村修二曾指出：

“日本的不管哪个地方，都讲究团

体一致。所以，他们总会说，需要

会议决定，需要上司裁决，在这样

的体制下进行实验是非常没有效

率的，这一点我深深知道。这样是

不可能做出有创造性的、有前途

的工作的。”[6]持有同样想法的还

有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利根川进[7]、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江崎玲于奈[8]以及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白川英树[9]等。值得注意的

是，利根川进与白川英树是 25位

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为数不多（仅有 6位）的在国外取

得主要诺奖成果的 2位科学家；与

之类似，中村修二也是后来加入美

国国籍的 3位日本自然科学诺贝

尔奖获得者之一。他们或是基于

对日本国内科研环境的不满而选

择了新的环境并取得了重要科研

突破。不过，这并不能否定掉大多

数（19位）科学家均是在日本国内

取得诺奖成果的事实，尤其值得强

调的是，上述几位科学家的部分前

期科研成果也是在日本国内取得

的。综上所述，日本科研环境中纵

使有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但是

相比于正文中所阐述的各种积极

条件而言并非主导因素。而且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反思与批评

成为日本科技界优化科技文化与

科技发展环境，从而推动科技健康

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4    启示与建议
 

4.1    建立长效科研评价体系，保障

基础研究持续性

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

者群体从取得诺奖成果到被授予

诺贝尔奖之间往往具有十分漫长

的时间迟滞，他们终其一生坚守其

科研“一亩三分地”而不轻易更改

研究方向，足见基础科学研究需要

扎根，唯有长期坚持才能厚积薄

发。建立长效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有利于科学家安下心来从事基础

科学研究，而不会一味跟随“潮

流”追求“短平快”的科研项目。

如果科研评价体系无法保障基础

研究的长期性和持续性，中国科研

人员想要突破西方核心技术封锁

进而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就无

从谈起。这是中国科技领域的老

问题，科技界有识之士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就呼吁要改变观念、

端正认识、持续重视基础研究[10]。

1982年杨振宁也曾发表文章指

出，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不可

彼此取代，并介绍了在美国和日本

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里，基础研究与

工业发展研究的经费比例[11]。 

4.2    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

自主培养尖端科研人才

日本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

者有八成以上是在日本国内高等

院校取得的最高学位，这表明日本

自 20世纪以来已达到了能够培养

世界顶尖创新型人才的实力与水

平。反观中国，截至目前，获得自

然科学诺贝尔奖的 9位（包括华

裔）科学家中，除屠呦呦外，其余

8人均是在国外大学取得的博士

学位，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高等教育

界对尖端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的深

刻反思。中国唯有加快教育强国

建设，提升自主培养顶尖科研人才

的能力，才有可能尽早抢占科技制

高点。20世纪 80年代，日本在受

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后出台了

一系列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科技

政策，从而走向了自主创新之路，

并诞生了大量的自然科学诺奖成

果。中国当下正面临西方核心技

术的“卡脖子”难题，同样需要加

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唯

有培养出一大批在关键技术领域

能够披荆斩棘的科学家，才有可能

突破西方核心技术封锁，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 

4.3    调动企业基础研究积极性，

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

在中国，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

主力军几乎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然

而日本企业在国家科研队伍体系

中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们通

过建立大量的中央研究所来开展

基础科学研究，在提升企业核心技

术竞争力的同时取得了诺奖成

果。中国也应该加大对科技型企

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政策制定

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基

础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使更多的企

业意识到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要在全

社会树立企业科研人员的全新形

象与地位，并给予其充分的尊重。

1982年，杨振宁曾给出建议，中国

企业要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研究

中心。 

4.4    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氛围 ，

减少高层次人才外流

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愈演愈

烈的 21世纪，提升人才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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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不仅在于先进的科研平台和

充足的研究经费，为研究人员提供

适宜的科研环境与学术氛围也是

至关重要的。日本不少自然科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不满日本国内过

分讲究“团体一致”等社会氛围而

选择前往国外并取得了新的科研

突破，造成人才的流失，这一点也

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需要警惕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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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reating a good scientific research environment.

Keywor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Nobel Priz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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